
台灣甲子

66

新
港
社

明
代
嘉
靖
年
間
，
大
明
王
朝
出
使
1

琉
球
島
的
陳
侃
寫
《
使
琉
求
錄
》
其
中
的
「
島
夷
誌
略
」
寫
道
：
「
自

澎
湖
望
之
甚
近
，
地
產
沙
金
、
黃
豆
、
黍
子
、
琉
黃
、
黃
蠟
、
鹿
、
豹
、
2

麂
皮
，
貿
易
之
貨
，
用
土
珠
、
瑪
瑙
、

金
珠
、
粗
碗
、
處
州
瓷
器
之
屬
…
…
。
」

這
就
是
大
員
北
部
，
曾
經
被
西
班
牙
人
築
城
之
地
的
原
民
狀
態
，
但
是
西
班
牙
人
被
荷
蘭
人
驅
逐
趕
跑

了
，
阿
彬
知
道
了
有
些
幸
災
樂
禍
，
一
樣
都
是
紅
毛
人
也
會
相
爭
？
他
聽
說
北
部
的
紅
毛
城
還
有
大
砲
！

這
一
切
好
像
都
不
重
要
卻
是
很
重
要
，
隨
著
荷
蘭
人
的
勢
力
越
來
越
大
，
他
們
對
待
漢
人
的
態
度
也
越

來
越
惡
劣
，
阿
斌
是
第
一
批
上
岸
的
泉
州
漢
人
，
第
一
批
來
的
漢
人
僅
剩
他
一
人
，
阿
水
死
了
，
阿
坎
也
死

了
。

初
來
大
員
時
，
荷
蘭
人
的
長
官
還
講
道
理
，
給
牛
、
給
耕
具
，
當
熱
蘭
遮
城
築
好
，
漢
人
繼
續
大
量
湧

進
大
員
，
都
是
荷
蘭
人
用
夾
板
船
載
來
的
沿
海
破
產
農
民
，
一
批
一
批
的
來
，
一
批
一
批
的
死
，
死
於
水
土

不
服
，
死
於
蛇
咬
，
蚊
子
叮
，
或
是
死
於
其
他
怪
病
，

阿
彬
已
經
麻
痺
了
，
對
於
死
去
的
同
鄉
漢
人
，
他
無
感
，
他
不
再
悲
傷
哭
泣
惋
惜
或
是
痛
苦
，
反
而
是

活
下
來
的
漢
人
，
人
人
變
得
強
悍
無
比
，
他
必
須
當
這
些
漢
人
與
荷
蘭
人
溝
通
的
橋
樑
，
他
是
大
結
首
中
的

大
結
首
，
阿
斌
怨
恨
這
種
狀
態
，
荷
蘭
人
又
要
建
築
大
員
城
，
需
要
更
多
漢
人
奴
隸
，
將
築
城
漢
人
開
墾
出

1　

琉
球
：
沖
繩
。

2　

麂
：
讀
音
己
，
一
種
小
型
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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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的
土
地
變
成
了
「
王
田
」
再
分
給
漢
人
，
還
叫
他
去
催
收
「
人
頭
稅
」
和
後
來
又
加
上
的
「
附
加
人
頭
稅
」
。

三
十
年
過
去
了
，
現
在
荷
蘭
人
的
堡
壘
越
蓋
越
大
，
建
築
在
台
江
外
一
鯤
鯓
的
奧
倫
治
成
了
熱
蘭
遮
城
，

大
員
土
地
上
又
有
了
更
大
的
「
普
羅
民
遮
城
」
阿
斌
的
紅
毛
城
地
圖
越
畫
越
精
細
，
連
普
羅
民
遮
城
都
涵
蓋

進
去
，
裡
面
有
紅
毛
人
的
宿
舍
、
醫
院
和
教
堂
，
瞭
望
台
、
城
剁
和
砲
台
。

他
還
有
魚
鱗
圖
標
示
所
有
普
羅
民
遮
城
外
開
墾
的
土
地
位
置
，
標
示
大
小
，
上
面
還
有
各
個
大
、
小
結

首
之
名
，
人
死
了
就
槓
掉
換
新
人
名
子
。

荷
蘭
人
現
在
對
漢
人
非
常
警
戒
，
沒
事
也
不
讓
漢
人
進
出
普
羅
民
遮
城
，
甚
至
熱
蘭
遮
城
也
不
讓
進
去

了
，
原
因
是
兩
年
前
龍
年
的
「
郭
懷
一
」
反
抗
事
件
。

那
一
年
是
壬
辰
年
，
荷
蘭
人
所
要
的
人
頭
稅
已
經
到
了
令
人
無
法
接
受
的
範
圍
，
荷
蘭
主
官
不
體
恤
漢

人
墾
植
辛
苦
，
死
亡
那
麼
多
，
年
年
的
稅
收
粒
米
都
不
能
少
，
1

頭
家
郭
懷
一
率
眾
抗
議
，
又
引
來
荷
蘭
兵

的
威
脅
，
荷
蘭
人
的
火
槍
厲
害
，
當
時
在
普
羅
民
遮
城
引
發
暴
動
，
漢
人
揭
竿
而
起
呼
嘯
聚
眾
，
郭
懷
一
和

同
鄉
一
起
墾
殖
王
田
的
六
官
、
黑
鬚
等
人
帶
頭
，
漢
人
仗
著
人
多
，
有
四
千
多
人
拿
鐮
刀
鋤
頭
等
農
具
在
城

內
大
聲
鼓
譟
，
荷
蘭
兵
只
有
一
百
多
人
，
人
人
都
畏
懼
了
，
雙
方
於
是
發
生
火
拚
。

整
件
事
根
本
就
是
個
一
邊
倒
，
郭
懷
一
等
人
毫
無
勝
算
，
漢
人
被
屠
殺
了
，
荷
蘭
人
開
槍
殺
漢
人
，
漢

人
一
哄
而
散
，
荷
蘭
人
又
招
來
大
員
原
民
圍
堵
漢
人
，
才
兩
三
天
就
彌
平
暴
亂
，
為
首
的
郭
懷
一
和
六
官
、

黑
鬚
都
被
殺
了
，
漢
人
死
亡
將
近
三
千
人
，
其
餘
的
逃
入
山
中
，
內
山
的
原
民
也
不
喜
歡
他
們
，
隨
郭
懷
一

1　

頭
家
：
小
結
首
之
漢
語
稱
呼
。

新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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譁
變
的
人
，
活
活
被
餓
死
就
有
一
千
多
人
。
從
此
，
荷
蘭
人
只
肯
讓
漢
人
中
的
大
結
首
進
入
城
內
。

漢
人
同
胞
怨
恨
那
些
能
入
城
的
大
結
首
，
連
阿
斌
都
恨
上
了
，
誰
叫
他
是
大
結
首
中
的
大
結
首
，
荷
蘭

人
使
用
反
間
計
，
對
外
示
意
優
容
阿
斌
，
可
真
正
面
對
他
時
也
不
信
任
了
。

阿
斌
能
忍
，
這
些
紅
毛
人
越
來
越
惡
劣
，
大
員
的
原
民
既
老
實
又
富
裕
，
鹿
皮
、
鹿
肉
和
鹿
脯
，
白
檀
、

荳
蔻
、
紅
珊
瑚
，
還
有
鉛
、
銅
、
琉
黃
等
物
，
大
量
大
量
的
送
來
普
羅
民
遮
城
，
帶
羽
毛
的
鳥
皮
，
小
米
、

烏
糖
…
…
，
都
讓
荷
蘭
人
整
船
整
船
的
帶
走
，
大
山
裡
的
原
民
用
這
些
物
品
，
換
取
荷
蘭
人
的
火
槍
，
他
們

是
獵
人
，
需
要
更
好
的
利
器
。

荷
蘭
人
只
要
派
神
父
上
山
，
沒
幾
年
，
山
上
的
原
民
就
會
聽
他
們
的
，
平
埔
族
以
前
更
是
歡
迎
荷
蘭
神

父
，
對
那
些
傳
教
士
，
原
民
尊
敬
他
們
。

在
阿
斌
看
來
，
那
些
神
父
與
紅
毛
兵
無
異
，
他
們
拿
一
本
書
當
火
槍
，
射
向
人
心
。

阿
斌
一
直
單
身
，
從
大
陸
賣
身
而
來
的
漢
人
都
單
身
，
幾
乎
都
群
居
草
寮
，
他
們
替
荷
蘭
人
蓋
城
堡
卻

無
法
替
自
己
蓋
磚
房
，
只
能
用
島
上
的
巨
竹
為
柱
，
夯
泥
為
磚
磊
起
牆
壁
，
屋
頂
用
稻
草
覆
蓋
，
阿
斌
的
草

寮
只
有
他
一
人
居
住
，
他
越
來
越
孤
僻
，
他
將
自
己
所
繪
製
的
地
圖
藏
在
隔
土
牆
的
大
毛
竹
裡
，
阿
斌
準
備

去
普
羅
民
遮
城
參
加
荷
蘭
神
的
生
日
，
他
想
多
認
識
一
些
大
員
原
民
的
族
長
們
。

普
羅
民
遮
城
裡
到
處
都
很
整
潔
，
夯
地
坪
整
，
紅
磚
夾
糯
米
、
蚵
灰
，
砌
的
又
平
又
直
又
廣
大
，
阿
斌

每
次
來
總
是
想
起
以
前
和
他
一
起
勞
作
築
城
的
同
伴
，
都
是
些
死
去
的
年
輕
人
，
他
們
都
死
了
，
音
容
相
貌

身
影
卻
活
在
老
去
的
阿
斌
腦
海
中
，
這
裡
的
每
一
道
牆
，
每
一
處
房
屋
，
都
有
他
少
年
同
伴
的
手
印
，
他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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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
乎
衣
不
蔽
體
的
在
烈
日
下
揮
汗
工
作
，
病
倒
、
死
亡
，
他
們
都
是
奴
隸
，
被
紅
毛
人
奴
役
著
。

普
羅
民
遮
城
內
有
大
堂
有
教
堂
，
有
醫
院
有
兵
舍
，
還
有
倉
庫
，
通
道
相
連
，
甚
至
有
瞭
望
台
，
能
看

見
外
海
。
聽
說
最
近
熱
蘭
遮
城
又
多
了
幾
門
大
砲
，
荷
蘭
人
把
紅
毛
大
砲
都
架
起
來
了
。

荷
蘭
神
的
生
日
在
教
堂
舉
行
，
那
些
平
時
面
目
不
善
的
荷
蘭
兵
大
聲
捧
著
書
冊
唱
歌
，
原
民
長
老
也
隨

著
唱
，
歌
聲
雄
壯
，
有
風
琴
伴
奏
，
牆
上
懸
掛
有
女
人
的
畫
像
，
歐
羅
巴
女
人
委
坐
在
地
，
抬
頭
雙
手
合
十

祈
求
男
人
，
阿
斌
也
看
不
懂
，
也
不
會
唱
他
們
的
歌
，
可
是
他
受
邀
來
此
也
不
能
不
裝
樣
子
。

阿
斌
能
與
荷
蘭
神
父
說
話
，
荷
蘭
神
父
介
紹
一
位
新
港
社
的
漢
人
長
老
和
他
認
識
，
荷
蘭
神
父
能
說
大

員
原
民
語
言
和
荷
蘭
語
，
阿
斌
能
說
閩
語
、
荷
蘭
話
，
那
新
港
社
的
漢
人
長
老
是
閩
人
，
年
紀
老
大
，
看
起

來
與
阿
斌
大
約
同
齡
，
兩
人
用
閩
語
交
談
，
一
旁
的
人
都
聽
不
懂
。

阿
卡
長
老
是
新
港
社
平
埔
族
的
女
婿
，
新
港
社
在
普
羅
民
遮
城
北
邊
，
新
港
社
的
平
埔
族
召
阿
卡
做
了

女
婿
，
他
已
經
住
在
那
裡
很
久
了
，
也
有
了
原
民
的
名
子
，
阿
卡
。

阿
斌
和
阿
卡
兩
人
臉
上
都
有
孤
僻
的
神
色
，
阿
卡
可
不
像
其
他
原
民
長
老
樸
實
，
完
全
相
信
荷
蘭
神
，

阿
斌
與
阿
卡
成
了
朋
友
，
兩
人
能
互
通
消
息
，
阿
卡
邀
請
阿
斌
到
他
新
港
社
的
家
中
作
客
，
阿
斌
當
然
歡
喜
。

荷
蘭
神
的
生
日
在
冬
天
，
他
們
的
神
過
生
日
，
也
只
是
唱
歌
和
簡
單
的
吃
食
，
眾
人
草
草
了
事
，
只
有

荷
蘭
人
歡
喜
踴
躍
，
他
們
在
廣
場
上
跳
舞
，
人
人
都
雙
手
叉
腰
，
兩
足
直
直
地
點
地
跳
躍
，
前
進
、
後
退
，

錯
身
輪
轉
，
很
像
一
群
會
跳
高
的
水
鹿
。

新
港
社
原
民
是
平
埔
族
，
阿
斌
不
懂
原
民
各
族
的
分
際
，
只
是
知
道
他
們
是
平
埔
族
而
已
，
阿
斌
慢
慢

新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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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了
一
日
才
到
新
港
社
，
一
來
就
受
到
原
民
的
歡
迎
，
部
落
裡
每
一
個
人
好
像
都
認
識
他
，
原
來
是
阿
卡
已

經
告
知
族
人
，
會
有
漢
人
朋
友
來
部
落
找
他
。

一
夜
休
息
，
阿
斌
住
在
阿
卡
家
，
也
是
茅
草
屋
頂
的
房
子
，
用
蚵
灰
夾
磚
、
壘
木
成
壁
的
房
子
，
原
來

平
埔
族
人
也
有
磚
造
房
子
，
與
紅
毛
城
的
建
築
法
一
樣
，
只
是
更
有
人
家
的
溫
暖
氣
習
。

「
那
紅
磚
角
造
的
城
堡
，
是
我
們
去
蓋
的
！
」
阿
斌
很
憤
慨
的
說
出
來
了
。

「
你
們
還
住
草
寮
土
角
厝
，
怎
會
蓋
磚
房
？
」
經
阿
卡
轉
述
，
阿
卡
的
族
人
卻
不
信
。

阿
卡
卻
相
信
，
他
來
自
大
陸
海
濱
漁
村
，
那
裡
的
富
戶
和
做
官
的
人
家
都
是
紅
磚
蓋
的
，
他
卻
不
會
做

磚
，
阿
卡
從
海
上
來
，
年
輕
時
也
是
半
商
半
海
盜
的
漢
人
，
與
歐
羅
巴
人
交
手
多
次
，
老
了
退
下
來
回
到
大

員
妻
子
的
家
族
裡
。

他
能
和
妻
族
和
睦
，
也
生
養
女
兒
、
後
生
，
荷
蘭
人
來
此
傳
教
，
他
只
是
隨
眾
，
他
無
法
向
族
裡
的
長

老
說
清
楚
講
明
白
，
這
些
紅
毛
人
也
非
善
類
，
他
只
能
默
默
的
保
護
族
人
。

現
在
阿
卡
老
了
，
阿
卡
的
妻
子
是
族
裡
的
能
人
，
手
巧
能
織
，
生
養
眾
多
，
也
養
育
失
親
的
小
孩
，
族

裡
的
人
於
是
推
他
當
長
老
，
平
埔
族
的
長
老
不
只
一
人
，
阿
卡
向
阿
斌
表
示
，
原
民
的
女
人
很
強
壯
也
很
能

幹
，
來
這
裡
的
漢
人
都
沒
老
婆
，
若
能
與
原
民
通
婚
，
起
碼
日
子
會
好
過
些
。

阿
斌
住
下
來
了
，
他
與
阿
卡
結
成
莫
逆
，
阿
卡
說
出
很
多
阿
斌
從
不
知
道
的
海
上
故
事
，
阿
斌
很
仔
細

地
聽
他
說
，
也
發
問
，
阿
斌
很
想
知
道
阿
卡
所
說
的
事
是
不
是
真
的
？
若
是
真
的
，
那
麼
阿
斌
很
想
…
…
，

他
很
想
報
仇
，
那
是
隱
埋
在
他
內
心
裡
的
血
海
深
仇
啊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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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埔
族
人
喜
歡
趺
坐
在
地
飲
食
、
做
事
，
他
們
的
風
俗
很
簡
單
實
際
，
吃
飯
時
人
人
或
坐
地
或
屈
腳
蹲

踞
圍
坐
，
食
物
用
大
陶
盤
盛
裝
，
也
有
竹
杯
和
竹
勺
舀
羹
湯
，
長
老
有
酒
喝
，
是
米
酒
，
混
濁
的
奶
白
色
微

甜
微
酸
，
很
好
入
口
。
女
人
釀
酒
給
老
人
喝
能
卻
濕
，
大
員
海
島
氣
候
濕
熱
，
人
老
了
容
易
得
風
濕
症
。

阿
卡
與
阿
斌
吃
過
夜
飯
，
就
著
灶
火
的
微
光
，
兩
人
繼
續
蹲
踞
在
地
吃
酒
說
話
，
戶
外
夜
空
中
星
子
閃

亮
，
銀
河
綿
遠
，
冬
天
的
新
港
社
朔
風
野
大
。

阿
卡
指
著
遠
處
的
一
顆
星
星
說
：
「
那
是
行
船
人
的
方
向
，
看
著
那
顆
星
，
就
不
會
在
大
海
中
迷
途
。
」

「
海
上
都
是
些
什
麼
人
？
他
們
靠
什
麼
維
生
？
」
阿
斌
很
好
奇
。

「
海
上
有
鄭
老
官
，
有
李
魁
，
有
劉
香
，
還
有
一
個
你
五
百
年
前
的
親
戚
鐘
斌
，
和
你
一
樣
叫
被
叫
做

海
斌
，
我
聽
說
他
死
了
，
接
手
的
人
仍
然
舉
他
的
海
旗
，
劉
香
的
主
力
前
幾
年
被
蟯
港
附
近
的
卑
南
族
滅
了
，

劉
香
船
隊
已
經
無
力
再
走
，
都
投
靠
了
顏
氏
，
他
是
呂
宋
島
的
人
，
除
了
這
些
人
，
還
有
日
本
倭
人
、
紅
毛

人
、
歐
羅
巴
人
和
米
國
人
。
他
們
的
旗
號
都
不
同
。
」

「
海
上
很
熱
鬧
喔
，
」
阿
斌
的
口
氣
像
似
隨
口
說
說
。

「
豈
止
熱
鬧
，
那
是
搏
命
，
與
海
搏
命
，
與
天
搏
命
，
更
是
與
死
神
博
命
，
若
非
有
天
妃
娘
娘
保
庇
，

我
恐
怕
也
早
就
葬
身
海
底
了
，
」
阿
卡
心
有
餘
悸
。

「
你
們
不
是
信
荷
蘭
神
？
」
阿
斌
很
納
悶
的
問
。

「
嘿
！
荷
蘭
神
毋
效
啦
！
信
他
就
要
給
「
什
一
稅
」
，
天
妃
娘
娘
不
要
錢
，
也
不
用
給
鹿
皮
才
會
保
庇

你
，
那
些
荷
蘭
人
說
，
他
們
的
神
是
天
上
的
父
…
…
，
我
老
爸
早
就
不
見
了
，
我
也
早
就
不
想
他
了
。
」

新港社



台灣甲子

72

阿
卡
突
然
住
口
不
言
，
沉
默
了
！
他
想
，
阿
斌
是
荷
蘭
人
指
派
的
漢
人
大
結
首
，
好
像
和
荷
蘭
人
很
親
，

他
這
樣
說
他
們
的
神
，
阿
斌
不
知
道
會
不
會
回
去
告
狀
，
他
失
言
了
。

阿
斌
見
他
沉
吟
，
轉
開
話
題
，
他
問
阿
卡
：
「
海
上
的
漢
人
誰
比
較
強
？
」

阿
卡
也
樂
意
轉
換
話
題
，
他
說
：

「
鄭
老
官
的
船
隊
最
多
最
大
，
聽
說
最
遠
也
到
過
歐
羅
巴
，
他
又
當
了
朝
廷
的
大
官
，
是
廈
門
海
防
游

擊
，
其
他
人
的
船
隊
都
要
向
他
「
1

報
水
」
他
也
與
荷
蘭
人
又
打
又
拉
，
結
成
一
氣
，
日
本
浪
人
也
和
他
很

好
。
」阿

卡
沒
說
出
口
的
是
，
他
自
己
就
是
鄭
老
官
鄭
芝
龍
的
手
下
，
他
逃
了
，
經
過
幾
次
與
荷
蘭
人
、
日
本

人
海
戰
，
他
九
死
一
生
，
待
他
到
了
泉
州
見
到
了
鄭
芝
龍
的
家
宅
廣
大
，
家
族
人
丁
眾
多
，
還
有
他
的
兒
子

鄭
森
養
尊
處
優
，
他
突
然
覺
得
，
不
想
再
到
海
上
替
鄭
氏
賣
命
了
。

待
鄭
氏
的
商
船
到
了
熱
蘭
遮
城
貿
貨
，
每
一
次
都
要
取
鹿
皮
二
十
五
萬
張
，
烏
糖
不
計
其
數
，
通
通
運

往
日
本
，
阿
卡
悄
悄
的
逃
跑
了
，
躲
到
新
港
社
平
埔
妻
族
裡
隱
姓
埋
名
。

他
不
肯
再
替
鄭
氏
去
海
上
爭
奪
冒
險
，
那
麼
多
弟
兄
都
死
在
海
上
，
死
後
一
身
破
衣
一
裹
，
綁
塊
石
頭

就
丟
入
海
中
給
鯊
魚
吃
，
鄭
氏
家
族
卻
廣
有
田
園
屋
宅
…
…
，
女
眷
眾
多
，
還
請
有
私
塾
師
父
教
習
家
族
子

弟
讀
書
，
他
卻
依
舊
一
身
來
去
，
根
本
存
不
了
錢
、
娶
不
起
妻
子
，
更
別
說
擁
有
自
己
的
土
地
耕
種
，
過
平

安
的
日
子
，
他
只
是
個
海
上
亡
命
之
徒
，
早
晚
死
了
去
，
也
要
被
丟
下
海
，
成
了
鯊
魚
的
食
物
。

1　

報
水
：
保
護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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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斌
與
阿
卡
不
時
往
來
，
漸
漸
的
遠
處
的
漢
人
農
奴
也
加
入
他
們
，
年
輕
的
漢
人
農
奴
也
娶
平
埔
族
女

子
為
妻
，
慢
慢
的
在
大
員
安
定
下
來
。

阿
斌
仍
然
單
身
，
他
儼
然
成
了
漢
人
的
族
長
卻
繼
續
孤
僻
的
生
活
，
荷
蘭
人
不
敢
太
為
難
漢
人
奴
隸
，

他
們
雖
有
火
槍
卻
人
數
稀
少
，
常
備
守
城
只
有
六
百
人
，
萬
一
再
有
漢
人
譁
變
，
他
們
只
能
關
起
普
羅
民
遮

城
的
堡
壘
的
大
門
，
站
在
城
牆
上
開
槍
掃
射
。

荷
蘭
人
在
大
員
最
壞
的
下
場
就
是
稅
收
會
減
少
，
他
們
無
法
向
巴
達
維
亞
的
長
官
繳
交
貨
物
，
甚
至
需

要
向
他
們
借
貸
才
能
度
過
冬
天
。

阿
卡
說
過
，
荷
蘭
人
有
「
東
印
度
公
司
」
船
身
有
一
個
符
號
，
有
大
砲
和
火
槍
，
大
員
的
收
入
對
荷
蘭

人
而
言
很
重
要
，
幾
乎
佔
他
們
歲
收
的
四
分
之
一
，
荷
蘭
人
拿
大
員
的
烏
糖
、
鹿
皮
、
鹿
肉
、
鹿
茸
、
籐
、

白
米
，
去
換
取
大
陸
的
蠶
絲
、
絲
綢
、
陶
瓷
、
黃
金
，
日
本
的
銀
兩
，
朝
鮮
半
島
的
人
參
等
物
。
所
得
又
多
，

奴
隸
們
若
稍
有
抵
抗
，
他
們
就
用
放
火
燒
草
寮
，
開
火
槍
殺
人
。

海
上
剽
悍
的
海
民
很
多
，
荷
蘭
人
現
在
已
經
不
是
鄭
芝
龍
的
對
手
了
，
但
是
聽
說
鄭
芝
龍
鄭
老
官
又
被

請
去
了
北
京
城
，
他
也
是
聽
說
，
大
明
王
朝
已
經
被
關
外
的
滿
人
給
滅
了
，
現
在
的
大
陸
是
滿
清
政
府
大
清

國
，
人
民
都
要
被
迫
剃
頭
，
阿
卡
說
：
「
留
頭
不
留
髮
，
留
髮
不
留
頭
」
是
滿
大
人
的
政
令
。

難
怪
有
更
多
漢
人
冒
險
來
大
員
，
他
們
現
在
已
經
不
拘
是
搭
誰
家
的
船
來
了
，
荷
蘭
人
也
早
就
不
給
漢

人
耕
牛
和
農
具
了
，
他
們
只
要
「
人
頭
稅
」
、
「
附
加
人
頭
稅
」
和
「
什
一
稅
」
一
方
面
更
努
力
的
向
原
民

推
銷
他
們
的
神
，
也
推
銷
他
們
的
火
槍
，
可
是
最
近
聽
說
，
連
住
在
大
山
的
原
民
，
都
敢
舉
火
槍
殺
荷
蘭
人
，

新港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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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因
不
詳
。

這
些
發
生
在
大
陸
上
和
大
山
裡
的
事
，
阿
斌
都
聽
得
糊
塗
，
也
不
想
弄
清
楚
，
他
只
想
如
何
才
能
報
仇
？

要
怎
麼
做
才
能
將
這
些
紅
毛
趕
下
海
去
餵
鯊
魚
，
就
像
當
年
築
城
之
時
，
荷
蘭
人
對
待
漢
人
一
樣
。

以
前
每
每
有
病
死
或
累
死
的
同
伴
，
就
被
他
們
用
麻
布
袋
一
裝
，
腳
上
綁
石
頭
丟
入
海
裡
，
連
埋
葬
都

省
事
，
阿
斌
不
肯
吃
海
魚
，
他
寧
可
吃
有
土
味
的
河
魚
也
不
吃
海
魚
，
那
都
是
他
的
同
伴
的
血
肉
餵
養
的
魚

啊
！

仇
恨
燃
燒
阿
斌
的
心
，
他
老
了
，
長
年
勞
苦
，
他
的
身
體
磨
損
得
很
厲
害
，
大
員
的
烈
日
曝
曬
讓
他
的

容
貌
如
刀
削
斧
劈
，
高
大
的
身
形
已
經
頹
敗
，
阿
斌
才
五
十
歲
，
已
經
身
心
俱
疲
了
。


